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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莫欣·哈米德的《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以“９·１１”事件给东方文化背景下的精英人群带来的创伤为切入
点，考量了该事件在后殖民时代给东方族裔造成的文化身份影响与焦虑；从后殖民视角的东方主义、文化身份两个方面

对作品中关注的东西方文化走向与融合问题进行后“９·１１”反思，提出美国反恐战争陷入“越反越恐”的根源在于东西
方的文化对峙，摈弃“文化霸权”、加强对话、促进交流是小说所表达的真诚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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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关于“９·１１”小说的话题并不新鲜，但目前国内外研究主要关注的还是欧美作家创作的反映西方
主流媒体声音的“９·１１”创伤小说；斯肯兰在《来自恐怖》（ＭｉｇｒａｔｉｎｇｆｒｏｍＴｅｒｒｏｒ）中概括后“９·１１”小说
特征时说：“尽管唐·德里罗和约翰·厄普代克不无勉强地提及伊斯兰恐怖分子也是人，有值得同情的

一面，但目前尚没有‘９·１１’文本真正去关心穆斯林普通人群，就是那些具有不同政治和宗教背景的
人。”［１］而２００７年，莫辛·哈米德的《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ＴｈｅＲｅｌｕｃｔａｎｔ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ｔ）则 “梳理了与
反恐战争融合在一起的身份问题，即穆斯林与恐怖分子，或者说美国人与右翼新殖民分子”［１］的问题。

这本“耗时６年、多次改稿的著作，因其对印巴地缘政治”［２］１６９和后“９·１１”时期东西方文化冲突等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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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深刻再现而引起了西方政界、新闻界、文学界的诸多关注。

小说叙述了一个巴基斯坦裔美国人昌盖兹（Ｃｈａｎｇｅｚ）在“９·１１”前后几年迥然相异的生活体验与
文化体验。与众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年轻人一样，昌盖兹怀揣“美国梦”，远赴美国求学，以优异成绩毕业

于普林斯顿大学，并从众多应聘者中脱颖而出，成为位于纽约的一家顶级评估公司的佼佼者。然而

“９·１１”事件后，历经文化冲突和精神困惑的昌盖兹最终选择放弃待遇优厚的工作，回到巴基斯坦。在
巴基斯坦第二大城市拉合尔，他对一位萍水相逢的美国陌生人敞开心扉，娓娓讲述自己在美国“９·１１”
前后的情感遭遇和文化对峙。他的坦诚和好客，似乎在向这位美国陌生人发出友好、善意的信号，而陌

生人“却有可能是前来暗杀他的美国人”，小说以赋予读者无限想象的开放式结尾结束。

奈特认为是“后‘９·１１’为该小说带来了巨大成功，并使其成为纽约时报的畅销书”［３］３７；巴罗在介
绍“９·１１”小说时认为“哈米德在‘９·１１’事件后高度白热化的伊斯兰恐惧症情境下，讲述了一个穆斯
林人如何变为激进分子，足见历史事件对族裔身份的影响。”［４］金则认为“这部小说的叙事声音就是作

者本人，带有明显的反美情绪，但小说结局很具开放性”［５］，因而留给读者很大的阐释空间。拉斯顿认

为“虽然它不无挑衅，但这至少是一部构思精巧的、聪明而令人动容的小说”［６］；而国内有价值的相关研

究不多，除了笔者的一篇书评外，仅有虞颖从认知诗学探讨过该作品叙事技巧，另外专栏作家苏七七作

过散文随笔式的评价，认为“这是一部严肃而又富于感情的书，在共时共存中，更多地呈现出每一群落

的现实体验”［７］，以及吴刚（该书的译者）的译后序中从美国梦的破灭稍加概述：“‘９·１１’事件发生以
后，昌盖兹与美国价值观之间的鸿沟凸显无遗。这些最终促成了他对美国梦的批判。”［２］１７８

本文认为作品中主人公对于全球化背景下，美国与第三世界的文化冲突以及阿富汗战争走向问题

的抛出，是引起读者共鸣的原因。一方面，小说对美国的批判激起了不少美国评论者的不满，另一方面，

这部小说提供了一部好的后“９·１１”文本，以“９·１１”事件给东方文化背景下的人群带来的影响为切入
点，考量了该事件在后“９·１１”时期给东方族裔带来的身份焦虑与影响，并借助后殖民理论视角从东方
主义批判、文化身份等方面对当前东西方文化走向与融合问题进行后“９·１１”反思。

１　后殖民视角下的东方主义批判
后殖民理论萌芽于１９世纪后半叶，是在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文化霸权”理论、福柯的话语理论、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以及女权主义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理论的自觉和成熟以萨义德《东方主

义》的出版为标志。在萨义德看来，东方主义批判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所谓“东方主义”是西方人出于

对广大东方或第三世界地理、政治、文化的无知、偏见和猎奇而虚构出来的“东方神话”，以标榜其优越

的文化传承和高贵的血统。二是到目前还从没出现过“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纯正的”、按照东方人

的理解来建构的东方或东方主义。所谓东方或东方主义不过是“西方所了解的东方”，是西方赖以“存

在的一个虚设的对立物罢了”［８］，因而“体现了狭隘与霸道的帝国主义”［９］。

其实，早在现存最晚的雅典戏剧欧里庇德斯的《酒神颂》就涉及到当时欧洲对东方的“偏颇”看法与

批判，那时欧洲人眼中的东方就是用他们“极富同情心同时又居高临下”［１０］５６的心态创造出来的东方，

“东方主义本身是政治力量和政治活动的产物”［１０］２０３，两千多年以后的今天，西方人眼中的东方依然是

这样：穆斯林还是西方人创造出来的穆斯林，伊斯兰教还是西方人创造出来的伊斯兰教。所以，布什总

统才会在“９·１１”事件后发表电视讲话说：“美国敌人不是我们的穆斯林朋友，也不是我们的阿拉伯朋
友。”［１１］言下之意，“东方人是我们的敌人”这样的看法在美国民众心里早已根深蒂固，而在“后‘９·１１’
的歇斯底里里”，这种看法更是甚嚣尘上，“每一个穆斯林哪怕只是看上去像穆斯林的人，都是一个潜在

的恐怖分子”［３］３５。

“９·１１”前，昌盖兹和众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精英知识分子一样，怀揣“美国梦”，来到美国生活、在普
林斯顿大学接受教育、毕业后在纽约一家顶级评估公司工作。工作后，凭借自己的聪明能干，年终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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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不但没有像想象中的会被解雇反而连续两年排名第一；一切似乎都在按照自己预想的轨道和节奏

朝着“美国梦”步步前进，迈向象征着权力和富贵的成功。“天空蓝得非常耀眼，和我们现在头顶上这片

灰蒙蒙的土黄色天空完全不同，我感觉胸臆间被某种东西充得满满的，那是一股强烈的自豪之情。”［１２］１４

由于在美国的长期生活，他的生活习惯甚至思想觉悟也日受偏俗的东方主义影响，“当他们（第三世界

的青年精英）看待自己或者本土文化时，会无意识地采用殖民者审视和评定的标准与理论”［９］，从而导

致了“文化原质失真”。的确如此，昌盖兹拼命工作，表现出色，无暇顾及其余，“渐渐看起来像个美国人

了”。所以当他休假回到巴基斯坦家乡时，他感觉家里的房子、屋内的装饰等一切“竟然透着一股贫贱

的气息”［１２］１２４，是那么破旧不堪，难以接受。这时的他，俨然接受了美国传统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一度

感觉不到自己来自东方世界。除了事业上的一帆风顺、蒸蒸日上之外，他还收获了甜蜜的爱情，在希腊，

他遇上了美国白人女孩艾丽卡，并且很快就陷入了爱河。事业、爱情双丰收的他不禁感慨：“我被一股

前所未有的兴奋之情包围着。未来的生活中，有怎样的精彩在等着我呢？”［１２］３０然而，“９·１１”事件让
“等待着精彩”的昌盖兹一下子掉入迷茫与困惑中。由“纽约就在我脚下”［１２］４５的“春风得意马蹄疾，一

日看遍长安花”急转直下，他的生活开始扭转出既定的轨道，甚至窘迫到“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

碰头”的地步。“９·１１”后，在从菲律宾出差回纽约时，其他同事排在美国公民的队列里，而他则排在外
国人的队列里，并被要求“脱得只剩下一条拳击短裤”［１２］７４接受检查，并不得不“万分孤独地一个人回曼

哈顿”［１２］７５。这次明显带有“东方主义”倾向的屈辱检查，加之“现在，我在坐地铁的时候不止一次地遭

受到完全陌生人的辱骂”［１２］１３０，以及在公司里，“我一夜之间成了小声议论和侧目而视的对象”［１２］１３０，让

他渐渐质疑美国现代社会的价值观与处事方式。美国在“９·１１”前对国际移民的包容、接纳态度与
“９·１１”后对东方族裔群体“一棍子打死”的态度转变，让他明显体验到所有来自穆斯林国家精英知识
分子均被贴上东方主义的标签，在传统的“无知、奇异”基础上又成了“恐怖分子”的代名词。美国看似

虚怀若谷的对第三世界移民的包容政策从来都是站在自己国家利益立场的，一方面，它广泛接纳对其社

会有巨大贡献的第三世界精英知识分子移民，因为他们是美国保持世界尖端技术的贡献者；另一方面，

又在通过“文化霸权”、“东方主义”来强化其核心价值观；而当两者出现冲突时，自高自大的文化霸权立

刻又戴上它惯有的面罩来驱赶东方精英。“９·１１”事件正验证了美国的这种两面手法。作家以其自身
移民体验以及对美国社会的深刻洞见批判了美国的东方主义，可谓直击要害。

２　后殖民视角下的文化身份
在东西方文化相互交流和相互渗透的全球化背景下，所谓文化身份就是探讨具有某个民族文化背

景的人在另一民族的土壤中如何维系自己的文化身份。后殖民理论尤其关注移民现象，尤其是移民的

文化身份问题。也就是说，后殖民关注的是越来越多的殖民地背景的学者对自身文化身份严肃的理论

反省。王宁认为：

虽有着第三世界血统但实际上却在第一世界的话语圈内身居高位并在逐步向其中心运动

的知识分子精英贵族。他／她们本身就有着明显的“文化优越感”，或者说，他／她们处于一种
难以摆脱的两难：一方面，作为有着东方或第三世界民族血统的知识分子精英，他／她们与真
正的主流社会格格不入，因而时刻试图向居于“中心”地位的西方主流文化亦步亦趋，以寻找

契机步入“中心”；但另一方面，由于他／她们操持着纯正的第一世界“英语”（Ｅｎｇｌｉｓｈ），拿着
丰厚的第一世界的俸薪，因而与他们的的本族相比时“难免要流露出某种优越感。”［８］

另外，不同的阶级和民族意识也使曾经的被殖民者检视其自我身份。因为“承认丰富我们目前生

活的过去传统，或者承认建立在复杂的影响和经历基础上的身份建构的过去传统，表明过去生活经历对

我们身份建构的作用，但与此同时我们又得承认自我身份也颇受当前生活的影响。”［１３］１７８可以说，文化

身份问题是每一个族裔人都无法避免的心理羁绊。莫欣·哈米德的《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中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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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昌盖兹同样如此。

昌盖兹，作为巴基斯坦的文化精英，凭借自己在普林斯顿大学全“Ａ”的成绩，于“９·１１”发生前不
久，在纽约谋得了一份年薪８万美元的工作，虽然工作要求很高，但他却得心应手，应付自如，第一次评
估，公司总裁吉姆（Ｊｉｍ）就告诉他，“你是班上第一名，好好干，你的前程远大”［１２］４４。而他也“感到幸福
美满，浑身充满着成就感……，我就是一个年轻的纽约人，整个城市就在我的脚下”［１２］４５。不仅如此，作

为第三世界的文化精英，他甚至流露出某种优越感，因为“在我们这伙人里我是唯一一个非美国人，但

我怀疑我的巴基斯坦身份也几乎令人难以觉察了”［１２］７１，并且“我在自己尊严所许可的范围内，让自己

的言谈举止都看起来更像一个美国人”［１２］６５。如上文王宁所说，昌盖兹正亦步亦趋地向美国主流文化

“中心”迈进。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正如他的女友艾丽卡对他说：“你对自己从哪儿来很敏感，全都

写在脸上了。”［１２］５６也就是说，昌盖兹拼命工作，将所有的精力都倾注于工作，只是让自己无暇顾及一直

困扰自己内心的身份问题，一次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差时堵车的经历，就让他直面了自己一直想逃避但最

终无法逃避的问题，“我和我的同事坐在豪华轿车里，一个我从来没有遇见过的吉普尼司机以一种毫不

掩饰的敌意瞪着我……他的厌恶之情是那么明显，那么切身。”［１２］６６－６７这让他一度非常生气进而陷入沉

思，并让他质疑起自己一直努力建构起来的美国身份，且最终意识到这是由于他（菲律宾司机）和我都

有一种“第三世界的敏感性”（ＴｈｉｒｄＷｏｒｌｄｓｅ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这是他第一次直面到自己的身份危机；另外，作
为伊斯兰裔的他在与美国白人女友相处时甚至尝试扮演艾丽卡因患癌症而去世的前男友克里斯

（Ｃｈｒｉｓ）角色，一方面是为了讨女友欢心，但究其原因，是他觉察到“我的身份如此脆弱，缺乏稳定的核
心”［１２］１４８。虽然说，喝着美国酒，看着美国电影和电视长大，并且结交了美国女友，让他渐渐从文化上接

受了美国，并从“外表以及日常的衣着上进行自我欺骗”［１４］，让自己看上去更像一个美国人，但这正验

证了他内心对自己巴基斯坦身份的无法释怀。可以说，任何一个有着移民经历的人都无法避免文化身

份的认同问题。

而“９·１１”事件的爆发一下子放大并激化了这种文化身份的冲突。他更加摇摆不定于其自我身份
问题：曾经将他当作朋友的美国同事，在从菲律宾回来时，完全抛弃了他。特别是他与女友的感情以悲

剧结束，让他在“９·１１”后对其不稳定的移民身份有了更深刻的体验：
我突然觉得，我想要和她沟通的种种努力之所以归于失败，或许部分是因为在诸多重大事

件之中，我缺乏一根坚定的主心骨。我吃不准自己到底该属于哪里———是纽约，是拉合尔？两

边都是，还是两边都不是？［１２］１４８

另外，“９·１１”后日益严重的种族问题和不断升级的印巴局势使昌盖兹越发不安，作为伊斯兰国家
一员，他在智利老人巴蒂斯塔（Ｊｕａｎ－Ｂａｕｔｉｓｔａ）讲述的苏丹禁卫军的事例中明白：维系、坚守国家、民族
的尊严及身份是最为根本的。在中东这样的穆斯林火药桶边上，一个巴基斯坦精英知识分子青年，无法

突破加诸于他身上的桎梏，在“９·１１”之后觉得自己是“为美帝国主义效劳的现代版苏丹禁卫军战士，
在自己祖国面临威胁”［１２］１５２的时候“仍然冷漠”感到羞愧。于是他决定辞去工作，回到拉合尔，回到没有

身份困扰的地方。昌盖兹在文化身份的驱使下回归到他的精神原乡让人深思，他，作为东方精英分子凭

借自身的天分和勤奋在美国成功地跨上了事业的远大前程，最后却因身份困惑在无法遮掩的愤怒之中

回到故土又何尝不充满了矛盾？以辞职来对抗美国“９·１１”后的文化政策，这无疑是对美国现行文化
霸权主义的最大批判，他曾主动地去理解美国，接纳美国文化，并向女友介绍巴基斯坦的风土人情，希望

以此来加强两国文化交流，达到文化融合的目的；但是，在一定意义上说，由于美国霸权导致的

“９·１１”，浇灭了这“微暗之火”，才让一切偏离了正常轨道而将世人的目光聚焦在这片“归零地”。
作家以一种不无狭隘的民族精神和对人类文化远景的思考介入这场深入的后殖民主义文化身份问

题的讨论，批判了西方“一元中心论”的现实危害性，分析了美国文化上帝的姿态造成第三世界东方族

裔的仇外情绪，崇尚武力和强权政治的“新保守主义”在“９·１１”之后重新抬头，让生活在美国的东方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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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知识分子在寻找自我文化身份和世界多元文化中定位问题上日益迷茫和困惑，从而为全球文化蒙上

新的“恐怖”阴影。对此，作者赋予后“９·１１”世界、特别是美国以深刻的反思！

３　后殖民视角下的“９·１１”反思
后殖民时期，美国对世界能源支配地位逐渐丧失；后冷战时期，东方世界日益兴起，给美国的全球霸

主地位带来了新威胁。美国于是重拾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保守主义政策，奉行“美国利益至上原则”，不
尊重其他国家生存与发展状况，四处充当“世界警察”角色，并将地中海以东各国家的社会生活进行对

象化、本质化和刻板化处理，将其贴上“敌视”和“异域”的标签来推行其“东方主义”思想，一味倡导其

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因而，美国把伊斯兰教视为恐惧、劫掠的化身，把穆斯林视为野蛮人，绝不是由于

“无知”和“偏见”，更多的是战略“故意”。而这种“文化优越”的霸权主义和带有战略意图的“东方主

义”思想显然要遭到世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反对，从某种意义上说，“９·１１”事件是东方激进分子对美
国“一元文化”思想反抗的暴虐形式。

因此，当昌盖兹看见世贸双塔倒下时，第一反应是“高兴地笑了”［１２］７３，虽然他也为这样的反应感到

诧异甚至惭愧，但他觉得“吸引我注意的是整件事的象征意义：有人用如此明显的方式让美国弯下了膝

盖”［１２］７３。应该说，“９·１１”事件是激进分子对美国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文化和平演变不满而采取的针
对平民的、并导致重大平民伤亡的极端恐怖行为，本身值得谴责，这毫无疑问；但值得反思的是，美国按

照自己的逻辑，认为“９·１１”事件是因为恐怖分子憎恨美国的民主自由制度才发动袭击的，“承受的似
乎仅是无妄之灾”［１５］，而不去“反省‘９·１１’袭击的‘前历史’”［１６］，反而借“反恐”之名，对亚洲特别是穆
斯林国家采取强硬措施。

小说中，昌盖兹正告美国听众：“很显然，我们巴基斯坦人并不全是恐怖分子，正如美国人不全是杀

手一样”［１２］１３９；相反，“巴基斯坦在美国打击塔利班武装恐怖分子的战争中还提供了帮助”［１７］。这表明，

伊斯兰世界的主流也是反恐的，而不是美国所想象的“非敌即友”。而对于“９·１１”后美国对阿富汗的
战争行为，昌盖兹感叹道：“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这样轻易地把死亡加诸其他国家的居民，令如此遥远

的地方、如此多的人感到恐惧。”［１２］１２９“新闻画面里，拥有２１世纪最先进武器的美国轰炸机和地面上装
备简陋、食不果腹的阿富汗部落男子形成了近乎荒诞的对比。”［１２］９９在此，作者对美国借助“９·１１”名义
发动的战争进行了强烈谴责。

而战争给美国又带来了什么呢？美国借“反恐”之名发动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已致使４０００多名
美国士兵伤亡，且陷入了“越反越恐”的境地；战争也成为美国经济陷入困境无法复苏的一大因素。所

以，当昌盖兹看着美国在其邻国阿富汗的军事行为时振聋发聩地说：“必须要对这样一个张牙舞爪的美

国加以制止，这不仅是为了地球上其他人的利益，对你们自己也有好处。”［１２］１６８在反恐战争“越反越恐”

的当前，“美国政府和人民对此必须做出改变，因为这将决定着下一个十年的世界发展轨迹。”［１８］

作品中主人公的独白叙事与美国人的无声倾听暗示了一种东西方文化和解的途径，在这满是“美

国声音”的世界，有一个美国人倾听并试图理解“巴基斯坦声音”。小说最后，作者为东西方文化交流与

交融的可能提供了一套可行性方案：在买单的时候，昌盖兹说：“在你们国家，熟人之间吃饭也要ＡＡ制，
而这里的规矩是要么全付，要么不付，过了一段时间后，我逐渐对两种观念都适应了，觉得各有各的道

理。”［１２］１６２作者的探索试图传递，在当今文化大碰撞的背景下，通过交锋、交流和交融，东西方完全可以

摈弃隔阂、互相理解。

后殖民文化话语倡导第三世界与第一世界“对话”的文化策略。打破“二级”对峙，消除西方“优

越”和东方“劣根”的文化偏见，摈除“极不情愿地接受穆斯林，穆斯林只是他们想象中的穆斯林”［１９］６１的

偏俗。全球化环境下，无论是东方主义批判问题还是文化身份认同问题，都应通过加强文化交流、促进

文化交融、建立多元文化共存、互渗、共生的新型关系来建构［２０］，这是“９·１１”事件带给美国政府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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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有反思。

４　结语
《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关注了“９·１１”事件对生活在美国第三世界精英知识分子生活带来的冲

击，表达了作家对后殖民理论所关注的东方主义批判、文化身份问题的关切，以及作家作为一个有着时

代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文化宣传大使所具备的道德意识。

另一部“９·１１”小说《巨响，特近》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们本可以安全生活。”在后“９·１１”时期，我
们怎么才能更安全地生活？正如印度圣雄甘地的名言“以暴制暴将使暴力无处不在，因为黑暗永远驱

走不了黑暗”［２１］，在后“９·１１”时期，美国应“放下那种惯有的手里握着一把锤子，看什么问题都是钉子
的幼稚做法”［２２］，在同一平台上进行东西方文化交融、促进南北文化对话，这样，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度

和人民都能够“安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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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Ｃｈｅｎｇ，ＶｉｎｃｅｎｔＪ．Ｉｎ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ＴｈｅＡｎｘｉｅｔｙｏｖｅｒ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Ｍ］．ＮｅｗＢｒｕｎｓｗｉｃｋ：ＲｕｔｇｅｒｓＵＰ，２００４．

［１４］Ｍｏｒｅｙ，Ｐｅｔｅｒ．ＴｈｅＲｕｌｅｓｏｆｔｈｅＧａｍｅｈａｖｅＣｈａｎｇｅｄ：ＭｏｈｓｉｎＨａｍｉｄ’ｓＴｈｅＲｅｌｕｃｔａｎｔ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ｔａｎｄｐｏｓｔ－９／１１ｆｉｃ

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ｏｓｔ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Ｗｒｉｔｉｎｇ，２０１１（２）：１３５－４６．

［１５］Ｂｒｅｉｔｈａｕｐｔ，Ｆｒｉｔｚ．ＲｉｔｕａｌｓｏｆＴｒａｕｍａ：ＨｏｗｔｈｅＭｅｄｉａ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ｅｄ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１１［Ｊ］．Ｍｅｄｉａ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３（１１）：６７－８１．

［１６］但汉松．９·１１小说的两种叙事维度［Ｊ］．当代外国文学，２０１１（２）：６６－７３．

［１７］Ｈａｒｎｅｌｌ，Ａｎｎａ．ＭｏｖｉｎｇｔｈｒｏｕｇｈＡｍｅｒｉｃａ：Ｒａｃｅ，Ｐｌａｃｅａｎｄ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ｉｎＭｏｈｓｉｎＨａｍｉｄ’ｓＴｈｅＲｅｌｕｃｔａｎｔ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ｔ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ｏｓｔ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Ｗｒｉｔｉｎｇ，２００４（３－４）：３３６－３４８．

［１８］Ｗａｔｋｉｎｓ，Ｍｏｒｇａｎ．ＡＤｅｃａｄｅＬａｔｅｒ［Ｊ］．Ｑｕｉｌｌ，２０１１（５）：１４－２０．

［１９］Ｄａｎｉｅｌ，Ｎｏｒｍａｎ．ＴｈｅＡｒａｂｓａｎｄｔｈｅＷｅｓｔ：ＴｈｅＭａｋｉｎｇｏｆａｎＩｍａｇｅ［Ｍ］．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０．

［２０］马罛炜，戴琳．民族文化遗产的国家认同［Ｊ］．云南社会科学，２０１３（４）：９６－１００．

［２１］Ｄｏｒｆｍａｎ，Ａｒｉｅｌ．Ｎｏｖｅｌｓｏｆ９／１１［Ｎ］．ＮｅｗＳｔａｔｅｓｍａｎ，２０１１－０９－０５（５９）．

［２２］张加生．从德里罗“９·１１”小说看美国社会心理创伤［Ｊ］．当代外国文学，２０１２（３）：７７－８５．

（责任校对　王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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